
0707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文学乡土文学乡土

我国从古
代就一向重视人

与自然界的和谐共
存 ， 有 着 “ 天 人 合

一”的传统观念，反映
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悲天

悯人”的创作观。作家赵鑫
珊曾在文章中写到：“当人类

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
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

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
束。”标志着文明的生态文学近年来

颇有收获。愈来愈多的作家取得共
识，自觉地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

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但创作的领域和
队伍不断扩大，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
表现也愈加深化丰富。

生态文学的多样化展现

中国当代作家对生态意识的展示是全
方位的。评论家汪树东将生态文学分为三
类：首先有一些作家非常关注生态环境的
惨遭破坏，在叙写生态灾难时流露难能可
贵的生态意识。徐刚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
性的作家，他对我国的森林、江河、湖
海、土地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广泛涉猎，
视野宏阔，笔锋犀利，忧愤深广，尤其
是他的 《守望家园》、《江河并非万古
流》、《长江传》 等长篇报告文学颇具
经典性。陈桂棣的 《淮河的警告》，
李青松的 《最后的种群》、《遥远的
虎啸》，哲夫的 《长江生态报告》

等报告文学都是生态忧患之作。
其次，有一部分作家对各种自

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
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的局限。张炜的小说 《三想》 对
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
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叶广芩
的 《长虫二颤》、《熊猫淑娟》 等小说对自
然生命的体贴入微极其动人，而贾平凹的

《怀念狼》、姜戎的 《狼图腾》、郭雪波的
《大漠狼孩》 等小说也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不能
损毁的生态关联。在生态意识的潜移默化
下，当前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显示出摆
脱了人的道德伦理化后的华美风采。第
三，许多作家以生态意识为依据展开了非
常彻底的现代文明批判。张炜在小说 《九
月寓言》 和散文 《融入野地》 中都为逝去
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
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还
有诗人于坚常常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漫游
云南大地，寻觅着大自然残存的诗意。而
散文作家苇岸更是通过对大地上的各种事
情精细观察，寻觅着自然的隐秘节律对抗
着现代文明的机械化与标准化。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对生
态问题加以持之以恒的关注，生态文学作
品也越来越数量繁多，体裁多样；而且与
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自发和被动的生态意
识相比较，越来越多的作家具有了自觉的
生态意识，对现实人生和社会能够从生态
意识角度加以透彻的审视和质询。

在评论家李鲁平看来，徐刚、麦天
枢、刘贵贤、马役军、王治安、哲夫、何
建明、陈桂棣、李青松等人的报告文学共
同写就了关于中国当代环境问题的报告文
学史，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对于唤起时代

的生态环境意识、对沉浸于迫切推进现代
化进程中的人们思考更加和谐的发展方
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与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
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相比，小说进入生态
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
象性以及文化内涵，小说以具体的人物和
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
态。其中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陈应松
的神农架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
哲夫的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态
系列、王族的动物系列等优秀作品，以各
自独特的题材和艺术追求，共同昭示了生
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息息相关的
密切联系。

为什么关注生态文学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陈应松的 《松鸦为
什么鸣叫》 曾于 2003 年获得全国首届环境
文学奖，那时他对被冠以“环境文学”尚
有些懵懂，而现在海内外研究中国生态文
学的学者都不会遗漏他的创作。早期的

《松鸦为什么鸣叫》 中写到了炸山、开路造
成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命的伤残，的确是
对环境破坏造成人的命运悲剧的一个书
写。然而当时陈应松的写作是不自觉的。
但是他的写作到了后来自然转向人与世界
的关系。“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的疯狂，对
自然生态，对人所产生的戕害，有时是触
目惊心的。”陈应松说，他写神农架，全是
神农架独特的“食材”。它的环境、生态、
故事，都是包含着生态。但若有意为之，
便会使作品狭窄，仅仅关注某一点。他
说，对生态文学的思考，要对一个地方的
人民的生存进行通盘审视才行，还要加上
时代和政治的因素。有的生态文学是写给
青少年看的，那种生态文学比较单纯和单
薄。国外也有这两种写法，纯粹对自然的
讴歌也是好的，但更为复杂的写，写人的
生存现状与忧思，写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的
坚韧对抗，更有意义和价值。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已经引起很
多人对神农架产生兴趣，陈应松表示：“我想
一个作家保持与大地和人民的联系，他自己
才有活力，小说也是一株在大地上生长的植
物，它必须有泥土的气息，越深厚越好！”

郭雪波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致力于生
态环境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 《高高的乌
兰哈达》，写的就是人工种草改造沙化草原
的故事；此后的 《大漠魂》、《狼孩》、《沙
狐》、《银狐》等作品，直击生态危机根本，呼

唤人与自然和谐。郭雪波认为，
现在生态环境文学在整个文学
中关注度不够，“我写生态环境
文学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有社会
良知的作家对社会和生态的见
解，不存在任何的功利目的。希
望能用我的笔去呼吁、反思，在
我的作品《银狐》中就是为了寻
找这种思想，文学并不能挽救
世界的生态环境，只希望这种
呼吁的声音能传达给更多的
人。”

作家眼中的生态文学

尽管作家刘亮程的作品也被纳入“生
态文学”，但他更认同自然主义文学。“我
认为的自然文学，最核心的是自然本身，
这是自然主义的核心。”刘亮程说，多数文
学作品总是借助自然抒怀，在这样的书写
过程中，自然不是它自己，一片草，一朵
云都被赋予了使命，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
比喻的工具。他的文学创作，从 《一个人
的村庄》 开始，就在朝着自然的方向努
力。“在我的文字中，自然不是工具，当然
这样的文字有象征意义、有寓言意义，但
是必须是有生命的自然。文学是动的，是
有灵魂的，文学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
的灵魂沟通呈现出的表达方式。”

新疆作家王族近几年开始转向动物小
说，先后完成 《狼界》《狼苍穹》 等力作。
王族说，创作动物小说的起因与自己的生
活环境有关。他认为，人与动物在大自然
中互为依靠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在游牧
这一大背景下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状态。

在今天谈论生态或者生态文学，话题
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偏移，因为中国的生态
在当下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生态污染严
重，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族认为，所谓的“生态文学”，过多地会
带有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评。其实，中
国的“生态文学”一直是存在的，无论在
怎样的题材中，人都离不开生态。比如乡
村题材作品中对生态的最直接呈现等等，
都让我们看到，长期以来人的命运与生态
变化互为扭结，又息息相关。“几乎所有的
作家在写作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涉
及到了生态环境文学，但是就其理论
形成，以及作家涉及这一题材
的规模而言，似乎还不
够明显。”王
族

说。
谈到当下生态环境文学在整个文

学中处于怎样的地位，陈应松表示，现
在的生态文学不是太火，关注它的人不
多。但这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他说，在中
国，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还缺乏忧患意
识，不像西方那么重视他们生存的家园。
中国这个尚在温饱中的国家，要她知道生
态的重要和爱好生态文学，还得花时间。

西方文明的进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
济的发展，也有用武力征服自然带来的恶
果，现代文明究竟应该是快速的前进还是
缓慢前进，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
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真正的生态文学是
生态的，更是审美的。有评论认为，生态
文学不应仅仅是空洞的说教，还应该是
充满文学独特魅力的。重生态化、轻文
学化的倾向导致一些文学作品成了生态
案例和宣讲材料。生态文学的优势在于
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
间，以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弊
端，但前提是作家必须克服盲目
趋同的心态，尽快从一味的情
感宣泄和浮躁的攻击咒骂中
摆脱出来，对伴随人类社会
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
更为理性、全面的剖
析与反思，并努力
为人类走出生态
困境寻求可能
的出路。

文学新观察

我在大山的野径中踽踽独行。灌木丛
和杂草将我隐没。蜘蛛网时不时将我迎面
网住，只好不断将这黏糊糊的细丝从脸上
胡噜去。

一路上没见半个人影。只有十来只蚂
蚁往我脚下汇聚，一条十来公分长短的褐
色大蚯蚓在我右前方蠕动。在这样灼热的
水泥路上，它能蠕动到哪儿去呢？哦，在
我右侧两米左右的隔离带下，薄薄地摊着
一层显然是夜雨冲刷下来的湿土，那就是
它此行的目的地？

蚯蚓蚂蚁好！此刻咱们就是偶遇的山
友了。大晌午的！从哪儿来呀？噢，是嗅
到我吃杂面饼时掉落的渣滓的香气？小饼
渣被叼走了。另两只蚂蚁正为一块残渣拔
河般地力争着，片刻后，这俩伙计又莫名
其妙地合力搬移那块残渣了！我敬重这些
卑微、渺小的蚂蚁。最让我震撼的是它们抱
团逃离火海的故事：当火难来临，它们相拥
成诺大的蚁球，合力滚出火海，外面一层烧
成灰碳，又一层冒着火海玩命往外滚动！最
终，壮烈地牺牲了外围蚂蚁，核心部分却保
留下繁衍的根基！如此的集体主义精神，是
后天教育的结果？是本能？但这足以让我敬
佩它们——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当恐龙
因地球灾难走向灭绝，
蚂蚁却泰然自若地繁衍
生息。对它们此致敬礼
吧！

大蚯蚓已蠕动到我
左边了。这个被荀子所
说的“无爪牙之利，筋
骨之强，上食埃土，下
饮黄泉”的家伙怎么会
在这里？有首诗这样赞
道 ：“ 没 有 翱 翔 的 翅
膀，没有向上攀爬的足
膝，头也不敢伸出抬
起 ， 却 向 着 硬 钢 冲
击！”碰壁、崛起、无
声无息……它误以为湿

土下面就是松软的土地了！可那薄土很快
便会干燥、板结。它终归会干渴致死呀。
只见它先蜷缩身体复又向前舒展而行，动
作却越发迟缓、艰难。它对生命如此眷
恋！无论高级生物还是低级生物，在求生
本能的体征上，肯定是相同的吧？

再看看这些蝼蚁吧！那块较大的饼渣
上，已盘踞了多只蚂蚁。饼渣翻滚着，突
然一只大头蚂蚁从饼渣下爬出。定睛看，
原来叼着一粒黑芝麻！它很兴奋，无厘头
地东跑西窜。刚直行十来公分，又转往另
一方向，接着又掉头转回抢食大战处——
够神经的！看不见蚂蚁眼睛，只见头顶的
两只须子在频频摆动。这是它们探路和心
情表达的语言吗？意外地，我发现蚂蚁王
国的臣民很有教养。在迎头撞上时，相互
凝视片刻便又分手。我以为它们会展开拼
抢厮杀。但没有。那么它们迎头对峙时是
在相互问候？祝贺？要不就是互通消息，
说哪里有食品，说谁谁找到更好的食物，
快去！我心中暗笑。人类常常“气人有、
笑人无”犯红眼病。可蚂蚁却大大方方，
不担忧飞车抢劫！

那只叼着黑芝麻一路炫耀的蚂蚁，美
巅巅地沿着防火道与路基的交合线移动。

又沿着栈道爬上陡壁，不歇脚地钻进凹陷
进去的蚁穴。又有蚂蚁叼着食物从其他方
向来了，一只、两只……脚步慢下来了，
规规矩矩地排队鱼贯入穴！钻出蚁穴的蚂
蚁则谦让着，让叼食凯旋的将士过去，再
逐一出洞。这些小东西，生活在怎样的境
界中呀！它们每天就这样起早贪黑地奔忙
吗？它们可有富贵与贫穷之分？有官阶高
低之分？有弱肉强食吗？说不准。它们那样
平和、诚实地劳动着。那些食物残渣不过是
我的牙慧。在它们却是天赐之食。难以理喻
的蝼蚁！但却不可否认地能给我们很多启
迪。我将剩下的一口饼子捻搓成碎末。我并
不是要蚂蚁们有天上掉馅饼的幸运之感。
我只是对它们活得简单表示尊敬。

再看那只已达目的地的蚯蚓，若不是
偶尔痉挛一下疲惫的身躯，谁都会认定它
已一梦归西了。应该救它。蚯蚓，又名蛐蟮，
又名地龙，也是个亿万年的种族。它没有爪
牙，从不与世纷争，只是躲在泥土中过着隐
居的生活。最了不起的是，面对腰斩，它能
神奇地分身而活！人类成吗？！然而，为何不
能将它的这一特性，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进
取呢？可以如蚯蚓那样不断腰斩肤浅的意
识和见地，让自己在孜孜以求的精神世界

中涅槃升华，而肤浅的那
一段，便让它成为教训和
鞭策……扯得太远了。现
在我只能尊敬它：在不适
合生存的环境中无声地
挣扎求生，此刻是它唯一
的道德底线！它需要点外
力相助——这在任何人
都是举手之劳。我拾起根
带叶的树枝，将它轻轻挑
起，又走到防火道一侧，
一扬手，它便随那轻巧的
枝叶一起落到下面的草
丛中。我屏住呼吸，看着
它缓缓地、艰难地蠕动
着，隐匿在败叶下面……

微小的山客
甘铁生

陆航悦赏锦中园，那曲当雄碧野间。
雪域冰川迎客久，阳城靚景醉诗娴。
长流雅水情奔海，屹立珠峰势问天。
扎寺布宫僧敬拜，神州盛旺梦无前。

七 律 西 藏 行
爱新觉罗·兆瑞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江
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协办的第七届老舍散文奖
日前在江苏泗洪颁奖。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

《北京文学》 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和评委代
表梁衡、范小青、雷达、张陵等为获奖者颁
奖。周大新的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张亚丽
的 《京城的告密》、马步升的《鸠摩罗什的法种
与舌头》、怡霖的《苍穹之王》、王必胜的《单位》、
刘醒龙的《抱着父亲回故乡》、田珍颖的《冬天的
记忆》、任林举的《西塘的心思》、杨文丰的《雾霾
批判书——自然笔记》、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
重现》等10篇作品获奖。

杨晓升介绍说，本届获奖作品散文题材广

泛，表现手法多样，或关照现实，或反思历
史；或洞察万物，或坦露内心。虽然题材不
同，手法各异，却都感情真挚，文字优美，思
想敏锐，意蕴丰富。实力作家与文学新人竞相
争辉，共放异彩。名家如周大新、刘醒龙、马
步升、王必胜、田珍颖、任林举，新人如张亚
丽、怡霖、杨文丰、杜怀超。该奖体现了奖项
倡导者所提倡的面向大众征稿的群众性和包容
性宗旨。

10篇获奖作品及其他候选作品，已由地震
出版社出版。

据悉，第八届老舍散文奖征稿已经拉开序
幕。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在江苏颁奖

生态文学走向兴盛
宋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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